千古心学
——读《五百年来王阳明》有感
在读《五百年来王阳明》之前，我自认为对王阳明此人已足够了解，甚至一度将其视作自己的精神偶像。
早在小学时，我便从《明朝那些事儿》中了解到这个用兵如神的文武奇才，但书中由于篇幅所限，对其开创的心学介绍并不多，主要还是集中于他那鬼神莫测的军事才能和智斗奸宦的的传奇故事，但那一句“天理即是人欲”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抱着极大的好奇和热情，我又读了《王阳明全书》，试图找出这位“狡诈专兵”军事才能的来源。然而终究受年龄限制，只得了个似懂非懂的结果，不久后便丢于脑后，不再思考。
谁想高中学习历史时又遇上了这位奇才。课本中只用寥寥数语来概括心学，将其简单定义为宋明理学的一部分，这与我此前的认知是南辕北辙。但此时的我无暇顾及，只想着如何应付考试，也就接受了这一定义。
本以为这个问题对我已是过去式，毕竟身边了解王阳明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却又在郦波老师的推荐书目中又见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秉着“一回生二回熟”的想法，我翻开了这本书。
书中对王阳明的心学所作的阐述和解释非常详细，其中最能引起我共鸣的，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标志性言论，莫过于这一段对“心外无物”的解答：“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之所以对这段话有如此深的印象，是因为高中的政治课本上也曾提到这段话，并将其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即西方哲学家贝克莱所说的“存在即被感知”。但书中对这段话的解释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指出王阳明强调的是事物的价值意义，而不是客观的物理意义。进一步延伸思考后就会发现，王阳明意在证明人的意识对于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证明人类本身的价值意义。这也为他之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存活于世的意义，才能够使“人人皆可为圣人”这样的思想深入人心，才能够坚定地去承担起那一份责任。
明末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曾在《存学编》中批判宋明理学：“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绝不是仅有理论价值而无实践意义。从他被贬龙场，开办书院，平定匪患等经历的诸多磨难中皆可看出，正是因为坚信“百战自知非旧学，知行到此证合一”，他才能够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应对来自各方的刁难与考验，最终成就一代儒将。心学思想造就了他的军事才华和荣辱不惊的气度，也使他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愈发闪耀。
王阳明的思想价值并不仅仅停留于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一方土地，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乃至整个东亚。心学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更是对整个族群和国家，甚至是全人类的文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它的价值不应该被忽视，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将永远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光明的内心而不屈地奋斗。
